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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暖闻周刊

□ 张 坤

当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离 休 干 部 、96 岁 老

共产党员张焕章，精神抖擞走上台，从团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手中接过“光荣在党

50 年 ” 纪 念 章 ， 庄 严 地 佩 戴 在 胸 前 时 ，

全场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是 6 月 25 日下午团中央直属机关举

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主题党日

活动激动人心的一幕。这次活动分享交流

党史学习收获，同时表彰先进，颁发“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引导直属机关党

员学习先进老党员事迹，以更加饱满的精

神状态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部署，团中央直属

机关共有 160 位老党员荣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在活动现场，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贺军科为张焕章等 7 位入党 50 年

以上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

中国青年报社的离休老干部张焕章老

人，新中国成立前就曾参加爱国民主学生

运 动 。 1949 年 1 月 初 被 迫 化 装 离 校 至 杭

州，并撰文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进步

学生，同月底被调至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编辑、油印 《简报》 散发，揭露国民

党反动派罪行，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参

加筹办上海 《青年报》。

1954 年 年 底 张 老 调 到 中 国 青 年 报

社，任长驻祖国北疆的记者，写有 《好八

连式的商店》 等有影响力文章。他还参与

了多项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调研报告和社

科课题的组织、撰写工作。

张 老 还 曾 被 北 京 市 评 为 “ 健 康 老

人”，无论谁在和老人的接触中，总是会

被 他 的 那 颗 红 色 初 心 和 天 真 童 心 感 染 打

动。长期以来，本着“堂堂正正做人，实

实在在办事，和和睦睦相处，是是非非分

清，快快乐乐生活，清清白白一生”的个

人自律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的思想情操，张老不断努力奉献燃烧着

自己。

如 果 说 张 老 的 长 寿 秘 诀 是 什 么 ——

永 葆 青 春 激 情 ， 为 梦 笔 耕 不 辍 ， 恐 怕 算

一条吧！

老人近些年写了大量鞭挞假丑恶、歌

颂真善美的诗篇。有的作品，他用小楷写

好送我，勉励我更好地为党的新闻事业鞠

躬尽瘁。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这次活动中，和张焕章老人一起被颁

发奖章的中青报老党员代表，还有 80 多

岁 的 原 印 刷 厂 副 厂 长 李 金 菊 。1983 年 年

初，她曾带着工人们试印出第一张 《中国

青年报》 胶印报纸，为报纸高质量印刷出

版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贡献。

和许多优秀的老中青报人一样，他们

忠实记录着历史，也成为光荣的历史，有

的事迹还被拍成影视作品，得到更广泛的

传播。

比如刚刚上映的电影 《柳青》 令人惊

喜。它表现了人民作家柳青扎根黄土地，

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和赤

子之心。

影 片 从 1953 年 任 《中 国 青 年 报》 副

刊主编的柳青申请下基层开始，讲述了他

在 遐 方 绝 域 皇 甫 村 ， 卓 荦 不 凡 的 创 作 历

程。柳青曾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党政

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

影片刚公映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 《大

地深处那粒生命的好种子》，向这位前辈

表示学习和敬意：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

作 者 “ 要 转 作 风 改 文 风 ， 俯 下 身 、 沉 下

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这 也 正 是 “ 传 承 党 媒 红 色 血 脉 ， 党

史 就 在 我 们 身 边 ” 的 真 情 实 感 —— 除 了

前 面 提 的 几 位 ， 在 不 久 前 中 青 报 举 办 的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主题党日活

动 中 ， 也 有 6 位 入 党 50 年 以 上 的 老 党 员

代 表 被 颁 发 了 纪 念 章 。 他 们 曾 经 奋 战 在

采 编 、 管 理 、 印 厂 、 技 术 等 不 同 的 一 线

新闻岗位。

一位党龄 61 年的老干部即兴分享体

会时说的一段话，打动了现场年轻人：

“共产党员总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

时候，冲在最前面，处处发挥吃苦奉献、

先锋模范作用。我正是被共产党员的精神

和信仰所激励感召，在 1960 年国家最困

难时期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也是

为了团中央机关报事业发展，主动从团中

央宣传部申请调到中青报工作的。从那个

年轻时代走到今天，我无怨无悔。”

作 为 一 名 有 32 年 党 龄 的 共 产 党 员 ，

我 同 样 心 潮 澎 湃 。 记 得 2018 年 “ 七 一 ”

前参加报社离退休党支部一个活动，写过

一篇小文章 《报有老人都是宝》，表达了

对优秀老报人、老党员的敬意：

一位老同志退休后，每隔一段时间就

忍不住回社里转转，当年他工作时早出晚

归蹬辆自行车，一骑就是几十年，闭着眼

都能摸到上下班的路。

有一天，他实在不能下楼了，只能打

开窗户遥望报社的方向。如今，他就连说

话也越来越感到吃力，一个周末，催儿子

背 他 下 楼 ， 开 车 带 着 他 向 前 行 驶 ，“ 向

前，再向前，到海运仓！”儿子知道父亲

的心事，车子开到报社院墙外，老人摇下

车窗，久久地把深情目光停留在那熟悉的

银灰色楼。

⋯⋯

这样的真实情景和故事还有很多。

有 位 老 同 志 说 ， 离 退 休 党 支 部 的 活

动，大家每次都是认真积极地参加。活动

室墙上，挂着凝聚了老党员们许多心血的

书画作品，其中有几幅刺绣丝绸画，是一

位生重病的党员，在医院病床上，一针一

线赶在党的生日前编织出来，作为献给党

的生日礼物。

不久前，他和所在支部的老同志们，

兴 奋 地 参 观 了 报 社 全 媒 体 中 央 厨 房 ——

“融媒云厨”，体验着手机上与过去完全不

同的“24 小时中青报”，接着又参观了摆

满中青报人著作的“文化会客厅”。

⋯⋯

是的，和中青报这些老党员一样，不

论 在 哪 一 个 历 史 阶 段 ， 每 个 “ 光 荣 在 党

50 年”的老党员都是党史的见证者、奋

斗者，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的

为民初心，赓续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对

标学习，铭记党媒姓党，我们发现自身问

题和差距，汲取砥砺奋进新力量，不断夯

实“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干精神，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

在团中央直属机关和中青报的主题党

日活动中，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及年轻干部

代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的收获，分享了心

得体会，表达了一心纯净、许党许国以及

拿 稳 接 好 历 史 的 “ 接 力 棒 ”， 让 红 色 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的信心和决心。

2021 年 新 入 党 党 员 代 表 进 行 集 体 入

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我也参加了报社

相关活动的领誓。

今 年 是 毛 泽 东 题 词 的 《中 国 青 年

报》 创刊 70 周年。回顾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 国 青 年》 在 西 柏 坡 复 刊 那 段 火 红 岁

月 ， 缅 怀 随 后 主 持 创 办 了 《中 国 青 年

报》 的 中 国 青 年 运 动 著 名 领 导 者 蒋 南 翔

等 革 命 先 驱 、 党 媒 先 辈 们 ， 我 们 自 当 倍

加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今 天 ， 在 传 承 中 弘

扬、发展，不辱使命。

100 年前，北大红楼灯火通明，早期

马 克 思 主 义 传 播 的 主 阵 地 刊 物 《新 青

年》 在 这 里 编 辑 出 版 ， 革 命 火 种 在 这 里

传播。

100 年后，在北大百年讲堂，一场传

承 红 色 血 脉 的 网 络 宣 传 活 动 ， 从 “ 红

楼 ” 的 《新 青 年》 出 发 ， 以 点 亮 理 想 之

灯 拉 开 序 章 ——6 月 18 日 ，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 ‘ 大 思 政 课 ’

我 们 要 善 用 之 ”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 更 好 勉

励 广 大 青 年 努 力 成 为 担 当 民 族 复 兴 重 任

的 时 代 新 人 ， 由 中 央 网 信 办 联 合 教 育

部 、 共 青 团 中 央 、 北 京 大 学 主 办 ， 中 央

网 信 办 网 络 传 播 局 、 教 育 部 社 科 司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承 办 ， 中 国 青 年 网 、 新 浪 微

博 协 办 的 “ 把 青 春 华 章 写 在 祖 国 大 地

上 ” 网 络 主 题 宣 传 和 互 动 引 导 活 动 启

动 。 其 间 ， 北 大 女 生 宋 玺 加 入 军 营 的 故

事，“航天英雄”杨利伟、思政名师张维

为的“大思政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

网 络 热 议 。 活 动 启 动 仅 6 天 ， 全 网 曝 光

量 超 20 亿 次 ， 对 于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来 说 ，

本 次 活 动 是 对 特 色 “ 融 媒 云 厨 ” 全 面 升

级 的 一 次 检 验 ， 也 是 对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一次具体检验。

6 月 18 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共

青团中央、北京大学领导及演讲嘉宾在北

京大学共同启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

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激荡梦想的青春盛

宴，也是一家党媒传承红色血脉、紧跟党

走的新起点。

今天的团中央机关报中青报，正在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速媒体融合纵

深发展、建成新型主流媒体的指示精神，

自我革命，奋力前行，更好地履行“为党

育人”的职责使命。

传承党媒红色血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当邱开培发现野象群休息的山包时，

听见了人的喊声。他判断象群可能要转移，

急 忙 爬 上 一 片 开 阔 的 山 地 ，支 起 脚 架，用

300 毫 米 的 长 镜 头 对 准 山 包 间 的 平 缓 地

带。果然，一群快速行走的野象，进入了他

的镜头。

这是 1990 年 11 月下旬，邱开培独自一

人在森林追象的第十五天。这天，他拍到了

中国第一张野外亚洲象群的彩色照片。

作为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邱开培 30 年来常常一个人在热

带雨林里，忍受着孤独与寂寞，以丰富的野

外生存经验，逃过无数危险，拍摄了大量雨

林中的野生动植物，成为云南著名生态摄

影家、西双版纳州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他

受命创办野象谷旅游景区，把毕生的心血

和感情给了大象，是最懂大象的人之一。

只身一人密林追象 15 天

1973 年，新闻纪录片《捕象记》在全国

放映，人们第一次知道中国的野象住在西

双版纳。

1990 年 11 月初，刚从部队转业的邱开

培，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到上

班。局长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装在玻璃镜

框里的 24 寸黑白照片，照片上有 5 头树林

里的野象，影像有点虚。这是当时唯一的一

张野象照片，被视为珍宝。

局长希望邱开培能拍到野象的照片，

“好好宣传西双版纳”。

“我向局长承诺，半年内，一定打破这

个纪录。”邱开培说。

亚洲象和非洲象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

两个象种。非洲象多生活在平坦的草原，而

亚洲象在热带雨林里到处游荡。森林密度很

大，要见到它们非常难，更不可能系统拍摄。

听说勐腊县尚勇保护区的玉米地里来

了一群野象，邱开培兴奋地背上局里刚刚

买 回 的 尼 康 相 机 ，坐 上 当 天 的 班 车 ，赶 往

200 公里外的上中良寨子，“横下心去冒一

次险”。临别时，他告诉同事，如果 15 天后

没出来，就来找他。

11 月 ，山 下 田 里 的 水 稻 已 收 完 ，2000
亩冬玉米即将成熟，象群帮农民“收割”来

了。每天天不亮，邱开培就带上老乡给他准

备的饭，去追寻大象，他循着野象的脚印找

到它们的休息地，却无法靠近。警卫象对人

的感知很灵敏，离它二三十米，它就发出低

沉如闷雷一样的声音。如果还敢靠近，它就

会发出短促尖利的大叫声，向人冲来。邱开

培每天都在这样的惊吓中，畏惧不前，无功

而退。

有一天，邱开培及早发现了警卫象。身

材瘦小的他迅速爬上一棵高山榕树，但仍

看不到象群。从上午 10 点等到下午 4 点，终

于，树林里传来树枝被扯断的声音，邱开培

惊讶地发现，象群离他不到 40 米。行动中

的象群把树木扯得噼里啪啦直响，小象不

时发出愉快的欢叫声。

从官方调查到民间调查

资料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除西双版

纳外，云南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的南滚

河国家自然保护区有 10 多头野象，它们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从缅甸迁移到中国的，政

府非常重视对它们的保护，专门建立了南

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

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大

象 。1990 年，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进行为期

3 年的野象种群调查。邱开培也参与了这

次调查。

在当时的条件下，调查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情。调查人员进山出山都非常困难

和危险。夜晚，森林一片漆黑，他们只能困

守在用竹子茅草搭建的高高的观象塔上；

白天，森林杂草太密，常常听见大象的声音

却难见其影。调查组工作两年，一张野象的

照片都没拍到。

后来，调查组请来一位长期在非洲拍

摄野生动物的专家，这位专家在森林里待

了一个月，也只能是听象兴叹。

无奈，调查组从香港买了 5 台自动拍

照装置，安装在如今野象谷景区的大象通

道上。5 台相机在半年里拍摄了 10 多个胶

卷，里面有野猪、巨蜥、野象等动物。但由于

相机镜头是 28 毫米的广角镜，只拍得下 3
头野象。此次调查认为，西双版纳的亚洲象

有 20 多个群体，约 150 头-180 头。

1996 年 2 月，创办并担任野象谷旅游

景区总经理的邱开培，组织员工开始了一

次长达 4 年的亚洲象调查。

勐养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森林和野生动

物类型的国家保护区，因为国道 213 公路

从中间穿过，把保护区分成了东片区和西

片区。野象谷处于两个片区的结合部，也是

大象栖息的极佳环境。

邱开培说，大象是一种喜欢水的动物，

除冬天外，大部分时间都要玩水、洗澡和滚

泥，野 象 谷 有 丰 富 的 水 系 ，历 史 上 叫 三 岔

河，三条河的两岸是茂密的沟谷雨林，林下

生长着大量野象喜欢吃的黑竹、野芭蕉、马

鹿草等，山上有大大小小几十个野象喜欢

的“硝塘”。野象谷建设成为旅游景区后，采

取了很多人工招引野象的措施，定期在硝

塘投放食盐，大面积种植竹子、野芭蕉、象

草等野象喜欢吃的植物，使得野象谷成为

西双版纳大象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

景 区 在 高 空 架 设 高 架 走 廊 和 大 树 旅

馆，人可以在空中走廊上安全行走观看大

象，为调查大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通过观察记录、照相、录像，邱开培团

队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严厉打击猎

杀大象后，野象出现了生育高峰期。据他们

观察，大多数象群中刚出生或者 1-4 岁的

小象占象群的 40%-50%；1999 年，一个 20
头的象群，4 岁以下的小象有 7 头。到 2000
年 10 月，这一象群增加到 26 头。

2000 年 10 月，他们在野象谷统计到象

群和独象共 191群（头）次。经对比分析，他们

认为有 47个象群，大象总数在 320头左右。

虽 然 他 们 调 查 的 野 象 总 数 可 能 有 误

差，但这次没有任何专家参与的民间调查

结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

资料。

大象的路线

在野象谷工作 10 年，邱开培成了最懂

大象的人之一。他能听懂大象吼叫声中的

情绪和信息，能从大象行走的路线判断出

是哪个象群，并预估他们的行踪。

“大象在森林里不是漫无目的乱走，它

们的目标非常清楚，行走的线路和到达的

时间很准确。”邱开培发现，每一群象选择

过公路的路口不一样，在野象谷有森林隐

蔽的 7 公里公路上，有 10 多个象群的过路

口，每一个过口只专属于某一群野象。思小

高速公路经过野象谷一带，专门留出了大

象的通道，但大象根本不走人为它们留出

的通道，偏要跨过公路的护栏，从危险的高

速公路上经过，多次造成交通事故。“这不

能怪大象，是人不懂大象的习性。”在邱开

培看来，这里原来就是大象的通道，后来环

境变了，但大象迁移的方向没有变，“它们

认准死理就要从那里过”。

邱开培多次拍摄大象过路口的照片。

大象怕人怕车，每次过路前，会在过口停很

长一段时间，领头的母象先站到公路边，举

着长鼻子四处观望，确认没有车或人时，才

突然迈步，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公路，后面的

象群三两头一组，快速跑过公路；有一次，

过往的车辆太多，象群几个小时都没过去，

邱开培让景区的保安把车辆拦住，象群才

顺利通过。

最让他心疼的是有幼象的象群，两三

头大象护着幼象慢慢穿越公路，走到公路

边的排水沟，幼象往往会掉到沟里，护卫的

大象用鼻子钩住幼象的身子往上推，反复

几次才能把幼象推上坡。有一次，一头刚出

生的幼象实在太软了，大象怎么都推不上

去，往来的车辆又多，每过一辆车，大象都

要将身子转向公路，以防车辆对幼象造成

伤害。

人们至今都不知道象群是如何产生、

如何分化的，但邱开培观察到，象群知道什

么地方食物丰富，利用迁移的线路给自己

圈定生存领地，每个象群都沿着占领的领

地和行走路线前进，它们尊重其他象群已

经占领的领地，相互间吼叫招呼一下，就离

开了。保护区里许多村寨的农作物经常被

象群侵害，但不论哪一年，侵害同一片庄稼

的都是同一群象或是同一头象，没有看到

过多个象群争斗的场面。野象谷里的硝塘，

每个都由不同的象群专用，有的一年来一

两次，有的一两年才来一次。

但是，象群也有它们共同分享的公共

资源。

野象谷里有一个河湾，是景区观看野

象的最佳场所。象群大多都要在这里洗澡，

有时一个晚上会有两群象来。头一群玩上

几个小时就走，让给另一群象。在这里，大

象都把鼻子伸到河里的泥土里，长时间不

动。邱开培猜测，“那个河湾的泥土中，可能

有某种其他地方没有的矿物质”。

人象相处的信条

1995 年 8 月，已经几十年没有野象出

没的普洱市，机场旁边的森林边突然出现

了一头独象。消息传开，引来无数人前去观

看，有人还带上大象喜欢的食物。

“对大多数没有直接受到大象伤害的

人来说，这头公象是他们心中的明星，沉醉

在象与人的亲和氛围中，忘记了大象凶野

的一面。”邱开培记得，这头象之后一两年

内，不 断 往 返 来 到 普 洱 ，夏 天 吃 农 民 的 庄

稼，冬天走进农民的家里，把农民藏起来的

粮食找出来吃了，搅得当地老百姓苦不堪

言，对这头大象先是爱后是恨。

独象因为长期独处，又大多长着一对

诱人的象牙，往往成为猎杀者的目标，它们

受到的伤害最多，对人也就有一种仇恨心

理，任何时候都对人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戒，

最容易对人发动攻击，西双版纳多年来发

生的大象致人死伤的事件，大部分为独象

所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这是邱开培总结的大象与人相处的信

条。这个信条的原则是：距离。

因 看 到 同 伴 在 人 类 的 屠 杀 中 轰 然 倒

下，怕人成了大象的本能反应，“它们漫游

到哪里都要找森林隐蔽，就是怕人看见。”

邱 开 培 说，在 森 林 里 ，大 象 随 时 都 在 警 惕

人，如果它们与人的距离在 50 米之外，人

不再接近它们，它们就会主动避让，避免与

人发生冲突。

象群中，总有一头象担任警卫工作，警

卫象要么离象群约 20 多米，和象群平行着

走；要么靠后与象群间隔 20 多米。当象群

停下来吃东西或睡觉时，警卫象也会在一

二十米远的地方，观察周围的情况。

科学界认为，亚洲象的智商比非洲象

高，相当于 5 岁甚至 7 岁孩子的水平。在邱

开培看来，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可思议。

比如，象群侵害老百姓的庄稼，农民听说大

象怕火，就在玉米地上烧了几堆火，但那些

柴火被野象甩得远远的，照样把玉米吃了。

为了解决人象之间的冲突，林业部门

从英国引进太阳能电围栏，一开始，大象害

怕电围栏，但碰了几次后，它们就有了对付

的办法：用不会导电的长牙将电线挑起拉

断，或 是 将 树 弄 倒 压 在 电 线 上 ，将 电 线 压

坏，然后通过；后来人们又修了陡直嵌沟来

阻止大象，但到了雨季就会滑坡，大象就从

滑坡处下来；或者是在没有修嵌沟的地方，

绕路通过。

备受关怀的第一头救助小象

1989 年 8 月的一天，勐养镇大河边村

的玉米地来了一群野象，它们不吃玉米，只

是围坐在一起发出悲哀的叫声，直到第三

天才离开。

象群走后，村民们走近，发现一个两米

深的洞，洞里有一头小象。大家把小象抬了

出来，这是一头刚出生的小象，脐带还渗着

血。原来，小象刚生下来就掉到洞里，象群

守了 50 多个小时后，放弃了拯救的努力。

小象被迅速送到勐养保护区管理所，

这 是 西 双 版 纳 数 十 年 来 捡 到 的 第 一 头 野

象，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专家进行救治护

理。四五个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流守候，定

时给它喂奶、洗澡、量体温，记录它的一切

活动，给它取名勐勐。

在精心饲养下，勐勐长得健壮可爱，为

让它适应野外生活，经过几个月的调教，终

于学会吃野生植物。经媒体的宣传，全国各

地都有人汇款给它，天天都有人来看望它，

给它送香蕉等水果。

勐勐一直被饲养在三岔河保护站，多

位国家领导人来西双版纳保护区视察时，

都看望过它。

勐勐 4 岁时，一天突然摔倒站不起来，

也不吃东西。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协助下，从

斯里兰卡请来一位大象疾病治疗专家。他

说小象得的是免疫力缺失造成的疾病。大

象的免疫力是吃母乳才能获得，而勐勐从

没吃过母乳。

日夜陪伴勐勐的饲养员不愿意放弃，

他们用中草药给勐勐治疗。一个多月后，勐

勐还真的站了起来，跟着饲养员到处走，吃

了不少东西，但是不久后，它的身子开始萎

缩，食量一天比一天少，终于有一天倒下后

再也没有起来。

后来，西双版纳发现过多头刚出生的

小象，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奄奄一息。2002
年 8 月尚勇保护区管理所接到农民报告，

发现一头小象。小象立即被接到野象谷大

象 学 校 收 养 。饲 养 员 判 断 小 象 出 生 20 多

天，经过抢救，小象的体征恢复了正常，小

象每天跟着饲养员，就像跟着妈妈一样，一

刻也不离开人。然而不久它开始发烧，直至

死亡。后来，兽医解剖发现，它的心脏有严

重缺陷。

“我们查阅资料后才知道，大象妈妈从

怀孕、生产、领小象的过程中，判断出小象

有没有先天疾病，如果有，象妈妈就会毫不

怜惜地将小象遗弃。”邱开培说，这是大象

为了种群的生存和发展，不得已而为之，是

动物界自我协调、自我控制的结果。

象群迁移的时候

“ 野 象 食 量 非 常 大 ，每 头 象 每 天 要 吃

100 多公斤植物。”邱开培说，大象没有固

定的窝，它们在游走中，到什么地方想睡觉

就在林中停下来，休息够了又继续走。夏天

食物丰富，两三个小时就能吃饱，然后去找

地方玩水洗澡滚泥巴直到天亮；冬天草枯

树瘦，象群要花一个晚上才能吃饱肚子。和

人一样，刚出生的幼象和两岁以内的小象，

睡眠时间较长。小象困了，不分场合倒下就

睡，其他大象只好守在身旁，让小象睡觉。

1992 年夏天，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

区的 5 头野象，游过澜沧江到对岸的勐海

县，在那儿定居，之后不断往来于勐海县和

普洱市澜沧县之间，从 5 头增加到 10 余头；

5 头野象到来之前，先由一头公象前来探

路，探路过程中，造成 3 名村民伤亡。

“当野象总量超过自然环境容量、食物

供 给 不 足 时 ，野 象 就 只 能 寻 找 新 的 生 存

地。”邱开培说，象群迁移的根本动因是受

食源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对人类如何为

野象提供栖息地提出了挑战。

在他看来，要解决人象冲突，首先要解

决大象的生存问题，比如，搬迁保护区里的

村 寨 ，扩 大 野 象 的 森 林 家 园 ；依 靠 生 物 走

廊，把西双版纳的森林孤岛串联起来。

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曾在西双版纳军

分区工作过，他对大象也十分着迷。上世纪

80 年 代 初 ，沈 石 溪 发 表 了 一 篇 动 物 小 说

《象群迁移的时候》，讲述了因为地震引起

象群的恐慌，象群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为

不让象群流出国外，当地军民齐心协力成

功阻拦了象群，让它们回到了原来生活的

森林里。

2011 年 ，邱 开 培 在 一 篇 文 章 里 写 道 ：

“ 这 是 一 个 纯 属 虚 构 的 故 事 。但 也 许 有 一

天，虚构故事会变为现实，这是我们极不愿

看到的。”

听最懂象的人讲述象的故事

心·观念

暖 心

上图：在密林里追象拍摄的团队，右一为邱开培。

朱 敏/摄

左图：进入村庄的大象。 邱开培/摄


